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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主题、人物到作者：

《格萨尔》与《斯杰》共同特征的初步调查 *

［英］查尔斯·兰博  著  吉多加  译

内容摘要：文章从结构、主题、人物、作者四个层面，将《格萨尔》史诗与 12 卷

本的辛饶米沃传记文献《斯杰》（即《无垢光荣经》）进行对比，旨在通过两者共同特征

的调查和比较来勾勒《格萨尔》史诗的形成过程。《格萨尔》史诗的生成和发展是“格

萨尔学”的重要主题，鉴于史诗庞大的叙事空间、崇高的叙事主题，以及丰富的叙事手

段，我们应当从多维度、多层面进行分析和探讨，而这篇文章可以认为是对这一主题的

一种新的解答和思考。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格萨尔》史诗的文本叙事与当代阐释”（MWS202403）阶段性成

果，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2025QQJH09）项目资助。

 本文译自 Charles Ramble, "Tibet's Other Epic: A Tentative Investigation of Common Features in the Gesar Cycle 
and the Bonpo Gzi brjid," in The Many Faces of King Gesar: Tibet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in Homage to Rolf 
A. Stein, Matthew T. Kapstein and Charles Ramble (eds.), Leiden ·Boston: Brill, 2022: 53-75. 译文标题略有改

动，感谢作者授权翻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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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将《格萨尔》作为西藏史诗来接受是非常普遍的，以至于可以用“藏族史诗”来指

称，或者在藏学研究语境下可以更简单地用“史诗”来指称《格萨尔》，也不会有理解

层面含糊不清的风险。虽然《格萨尔》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

还是应该谨慎地对待它在藏文世界该体裁中的垄断地位。事实上，学者们已经将“史

诗”一词应用于其他一些藏文作品，也许没有哪部作品比《斯杰》（མདོ་དྲི་མེད་གཟི་བརྗིད།）1

更合适的了。这是一部 12 卷本的辛饶米沃（གཤེན་རབ་མི་བོ།）传记，苯教信徒将其视为苯

教的创始人 2。早在 1922 年，弗兰克（Francke）就指出拉达克流行的《格萨尔》中的人物

与辛饶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 3。石泰安（Rolf Stein）在他关于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中，提醒

人们不要贸然给史诗确定历史内核的同时，也认识到不同叙事传统之间交叉融合的可能

性，其中包括苯教叙事传统：

格萨尔和松赞干布的传说——甚至辛饶的传说——所共有的主题表明，要

么是一个借用了另一个，要么是僧人们在传说性的编年史或圣徒传记中所使用

的若干主题，同样在《格萨尔》中也被使用。4

当作者们将《斯杰》描述为一部史诗时，他们通常都是顺便提及，而且（我认为这

是明智之举）没有对这一论断进行系统的论证：进行这样的工作其实很容易，但却毫无

意义，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斯杰》本身分散了注意力，陷入了哪个文学权威

对史诗类型的定义最符合我们的目的，我们应该拒绝谁对定义的改进和限定等问题的讨

论中。尽管如此，《斯杰》的史诗特点值得进一步探讨；在避免抽象地思考其正式的“史

诗”特点的同时，本文将试图识别并强调一些共同的主题，即石泰安所暗示的，可能与

《格萨尔》史诗本身共享的主题。鉴于这两部作品的规模和范围，这里显然不可能进行

1 全称为 འདུས་པ་རིན་པོ་ཆེའི་རྒྱུད་དྲི་མ་མེད་པ་གཟི་བརྗིད་རབ་ཏུ་འབར་བའི་མདོ། 即《无垢光荣经》，苯教主要经典之一，本文将

其音译为“斯杰”。——译者注

2 例如，“与其说这是一部虔诚的宗教传记，还不如说是一种史诗故事。”参见 Karmay 1998d: 110 ；“敦巴辛

饶的故事具有许多史诗特征，问题在于藏族世界中是否有其他叙事，对它的形成有贡献或与之相关。”参

见 Kværne 2007: 90 ；“宗教英雄辛饶的故事实际上是另一部伟大的藏族史诗，其重要性可与伟大史诗《格

萨尔》相比……”，参见 Snellgrove 1967: 15, fn.1.
3 参见 Francke1922: 321, 323, 325.
4 参见 Stein 1959: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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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大规模和系统地处理，但我相信在几个选定的领域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是可能的，其

中包括：两部作品的整体结构、它们共有的主题和母题、两部作品中都出现的人名，以

及它们的创作过程。

二、史诗《格萨尔》与《斯杰》：结构对比

辛饶米沃的生平故事曾经被西方作者们（以及藏传佛教作家）否定，认为这不过是

对佛祖释迦牟尼生平故事的改编。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实际情况事实上要比这复杂

得多。正如古绒·格桑罗布（གུ་རུང་སྐལ་བཟང་ནོར་བུ།）在其未发表的博士论文中所证明的那

样，与释迦牟尼生平故事的相似之处在《集经》（མདོ་འདུས།）中特别明显，这是辛饶的三

个主要传记中最短的。主要的模型似乎是吐蕃时期已经在藏文译本中流传的佛教叙事，

特别是《普曜经》（འཕགས་པ་རྒྱ་ཆེར་རོལ་པའི་མདོ།），以及关注度不那么高的《本生故事》（སྐྱེས་

རབས་གཏམ་རྒྱུད།）和《贤愚经》（མདོ་མཛངས་བླུན།）5。后来的《赛米》（མདོ་གཟེར་མིག，可能是 11 世

纪）和《斯杰》（14 世纪）显示出明显的转变，脱离了最早的形式，其他特征开始占主

导地位。佩尔·克瓦内（Per Kværne）注意到这一发展，他说：“虽然这部苯教祖师的传

记叙事的某些元素与佛祖释迦牟尼的传记相呼应——特别是他放弃在王宫的生活，并在

生命的最后时刻超越悲伤——但差异却更加令人瞩目。”6 例如，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

的大部分时间里辛饶是一位俗人，他进行一系列漫长的精神历练，直到故事的后半部分

才弃世出家。而且，他与反对它的黑暗势力的对抗并不局限于与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的

那一次遭遇，而是以反复的形式出现，与各种各样的敌人，尤其是与其中一个对手的交

战，为大部分的叙事提供了动力。注意到后来传记叙事的史诗性质，克瓦内考虑可能

与辛饶生平有关的其他叙事问题。其中，他提到出现在《赛米》中的“波提乏的妻子”

（Potiphar’s wife）的情节，以及西藏的一个变体——先前桑丹·噶尔梅（Samten Karmay）

引用过——贡泽（Confucius）与一个拥有超自然能力的小男孩的会面。莲花生大师传记

故事提供其他的相似之处，克瓦内提醒我们，在这些叙述中，某些情节的传播方向是从

苯教到佛教，而不是相反 7。

虽然莲花生大师被苯教徒尊称为白玛通卓（པད་མ་མཐོང་གྲོལ），但在苯教徒中间，他

5 参见 Gurung 2011: 155.
6 参见 Kværne 2007: 90.
7 参见 Kværne 2007: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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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尤其是宁玛派）文献和民间信仰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他父亲詹巴南喀（དྲན་པ་ནམ་

མཁའ）的角色更为接近：在两个宗教都出现的地区，佛教徒会把岩石上的一个神奇脚印

归结为莲花生大师的事功，而苯教徒则会把同一个地标视为詹巴南喀所作 8。在藏族聚居

区的一些地方，格萨尔和辛饶之间也有类似的等同关系：当佛教徒将一个不寻常的地形

与格萨尔联系在一起时，苯教徒就会有一个关于辛饶的相应故事：这块垂直的岩石是格

萨尔 / 辛饶拴马的地方；悬崖上的那个裂缝是由格萨尔 / 辛饶的剑劈开的。我认为，这

种对应关系不止于此，可以看到可能已经延伸到了它们各自的史诗圈了。

如果说《格萨尔》史诗与《斯杰》在结构和主题上的相似性没有得到更广泛的关

注，那可能是因为前者没有出版按时间顺序呈现所有情节的版本。没有一个说唱艺人的

记录曲目涵盖整部史诗，而史诗的整体只存在于由地理区域或个人才能所定义的不连续

的或重叠的假设聚合中。因此，非常幸运的是，角巴东主（གཅོད་པ་དོན་གྲུབ）在一篇文章中

将这些（区域性的）片段按逻辑顺序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概述，为噶尔梅的后

续文章奠定了基础 9。

在《赛米》和《格萨尔》中，事件的时间顺序都是根据主人公的年龄来安排的。叙

事开始于他们出生之前，当时他们以不同的名字生活在各自的天界，格萨尔称作图巴嘎

（ཐོས་པ་དགའ），辛饶称作赛巴（གསལ་བ），他们在降世之前行善积德以完成他们的使命。他

们的世间活动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了，这些事件是按照他们成长的年龄来组织的。就《格

萨尔》而言，这个顺序并不完整：在头两年，他把人类从某些恶魔动物的威胁中解放了

出来，接下来的叙事忽略两年，直接跳到第五年，那年他占领擦瓦达宗（ཚ་བ་མདའ་རྫོང），

然后到第七年，以他击败喀赛热义热宗（ཁ་སེར་ར་ཡི་ར་རྫོང）为标志。几个其他的年份，或

短暂的年份序列，同样在这个重建的序列中缺失，但格萨尔仍然是所有情节的中心，直

到他 87 岁时最终返回天界。在格萨尔 14 岁时的《世界公桑》（འཛམ་གླིང་སྤྱི་བསང་།）的情节

之后，是“四大情节”，分别是《降魔》（བདུད་འདུལ།）、《霍岭大战》（ཧོར་གླིང་གཡུལ་འགྱེད།）、

《姜岭大战》（འཇང་གླིང་གཡུལ་སྐོར།），以及《门岭大战》（མོན་གླིང་གཡུལ་འགྱེད།），“十八次远征”

（直到 69 岁），以及最后是二十次小的征服，直到他生命的尽头。

应该强调的是，这个系列是基于多个口头资料中自成一体的情节而进行的学术性

8 佩尔·克瓦内指出了他们在各自宗教中所具有的类似地位，见 Kværne 1995: 117。

9 གཅོད་པ་དོན་གྲུབ། 1989 ；Karmay 1998c: 473. 菲茨赫伯特论文的英文摘要中也列出了故事的年表顺序，见

FitzHerbert 2008: 1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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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斯杰》与此不同，明显是一部个人创作的文学作品，结构也相应地更加紧凑 10。

它是一部史诗，就像弥尔顿（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是一部史诗一样：

由一个受神启的个人创作，借鉴并重塑更古老的故事和主题，为他所倡导的宗教树立

一座丰碑，一个是苯教，另一个是基督教新教。在他生命的前 12 年中，辛饶行 12 大

业，每件都与 4 件小事相关，总共有 60 件事。他在 82 岁时离开这个世界；虽然 31 岁

时发愿出家，但相关叙事直到第 51 章才出现，因此只有 10 章的篇幅分配给他生命剩

下的半个世纪。

《格萨尔》史诗发展的各个阶段讲述岭国通过军事行动吞并领土而进行扩张的故

事。虽然这种军事成分在《斯杰》中肯定有所减弱，但绝不是没有，它是通过辛饶征

服本土沃摩隆仁（འོལ་མོ་ལུང་རིང）边界以外的土地来扩张领土的程式贯穿始终。在这种

情况下，“征服”意味着在不同的土地上建立苯教，并且居民接受辛饶作为他们的至

高上师。教义的传播可以采取宣讲和展示的形式，但每次启示的背景都是不同的世间

或其他世界的领域。在某些情况下，征服的过程是相对温和的，如辛饶在三十三尹界

（གཡེན）传播苯教，每一个境界都是不同阶层的有情众生的领域（第 31 章）。相比之下，

在其他情节中，导师辛饶不得不采取更明显的暴力手段。例如，在第 24 章中，神圣的

桑布奔赤（སངས་པོ་འབུམ་ཁྲ）ི派意杰切琼（ཡིད་ཀྱི་ཁྱེའུ་ཆུང）到辛饶那里，向他建议让他“引

导世界上最邪恶和最难对付的有情获得解脱，如国王朵布多德（གཏོ་བུ་དོད་ད）ེ、强大的国

王赤希（ཁྲི་ཤ）ི，以及赤布热杂（ཁྲི་བུ་ར་ཙ）”11。辛饶通过攻击朵布多德开始他的战役。在大

批随从的陪同下，他骑着金色的战车，越过标志着（朵布多德）国王领土的河流，当

国王反对他时，辛饶“下定决心用暴力手段制服他”12，并显出四个可怕的忿怒神灵，有

效地结束进一步的抵抗。虽然表面上的动机可能是精神上的征服，但其形式和语气显

然是军事性的。

这里也许值得回顾一下，在《斯杰》和更早的《赛米》创作时，还有其他宗教叙事

在流传，它们具有类似的、或多或少出于宗教目的的、系列征服的结构。其中之一就

是《罗摩衍那》（ར་མ་ཡ་ཎ།），我们知道其藏文译本来自敦煌，而且哈努曼（ཧ་ནུ་མན）本人

10 这部作品被归类为口传（སྙན་བརྒྱུད）；“也就是说，一位圣人或神灵向一位能人口述了一段文字，后者将其写

下来。”见 Karmay 1998d: 110.
11 འཛམ་གླིང་སོག་ཀའི་གནས་མཆོག་ཏུ། །ཤིན་ཏུ་སྡིག་པ་ཆེར་བ་ནི། །རྒྱལ་བུ་གཏོ་བུ་དོད་དེ་དང་། །ཁྲི་ཤི་དབང་གི་རྒྱལ་པོ་དང་། །ཁྲི་བུ་ར་ཙ་ལ་སོགས་ཏེ། །གདུལ་

དཀའི་སེམས་ཅན་ཐར་པར་དྲངས། ། 见《斯杰》，第 18 卷 , 1999: 494.
12 དྲག་པོའི་ཚུལ་གྱིས་དབང་དུ་བསྡུ་བར་དགོངས། 见《斯杰》，第 18 卷 , 1999: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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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杰》中多次以猴王哈努曼达（སྤྲེལ་གྱི་རྒྱལ་པོ་ཧ་ནུ་མན་ཌ）的身份出现 13。丹·马丁（Dan 

Martin）也提出《罗摩衍那》《赛米》和《格萨尔》史诗之间可能存在关联，他提到：

“苯教的相似之处实际上可能早于流传下来的《格萨尔》史诗版本”14。在《格萨尔》史诗

的某些版本中，确实可以检测到苯教影响的特殊痕迹。例如，石泰安研究的岭仓（གླིང་

ཚང）木刻版版本中，格萨尔赛马称王时举行的仪式中包括建造称之为“赛喀尔”（བསེས་

མཁར）的石标，这肯定是 གསས་མཁར 一词的变形，这个词通常用来表示苯教的神殿 15。

《莲花生遗教》（པད་མ་བཀའ་ཐང་།）也包含一系列通过强制性魔法征服领土的内容，但

主人公莲花生大师的性格更像是一位神奇的密宗大师，没有《格萨尔》史诗和《斯杰》

中标志性的王权和军事行动机构。在更早的《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མདོ་ཟ་མ་ཏོག་བཀོད་པ།）

的第一部分中，观世音菩萨（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在人和非人世界中的一系列短暂的、

相当和平的征服或解脱行为：在僧伽罗（སིང་ག་ལ）的罗刹（སྲིན་མ）ོ中间，在瓦拉纳西（ཝ་

ར་ན་ས）ི的昆虫中间，以及在摩揭陀（མ་ག་དྷ）为饥荒中的众生造福谋利 16。

三、《格萨尔》和《斯杰》所共享的主题

在整体结构的背景下，对两部史诗所共有的一些特殊主题进行比较是有意义的。《斯

杰》和拉达克《格萨尔》有着共同的英雄诞生的境况：首先，他们都是以鸟的形式降生

在人间。后来，在他们的第一年里，他们受到有翅膀的对手的威胁，必须要去克服：格

萨尔受到三只试图杀死他的鸟的威胁，而辛饶则受到一个骑着龙的恶魔的攻击，后者投

掷雷电，他设法使之偏离。格萨尔开展战役的必需品之一是战神赐予他的九件魔法武

器，即“九扎拉”（དགྲ་ལྷ）17。与龙的遭遇为《斯杰》中更引人注目的一个情节提供了背景，

因为它比大多数文本中的救世信息偏离得更远，并且深入到与战争相关的本土神话和仪

轨领域。恶魔向辛饶投掷的九道雷电被神奇地转化为扎拉的九件武器（དགྲ་བླའི་གོ་མཚོན་སྣ་

13 他出现在第 5、6、21 和 51 章，也许还有其他章节。

14 参见 Martin 2001: 33 fn.11.
15 参见 Stein 1959: 471.
16  参见 Roberts, Peter Alan, and Tulku Yeshe (trans.) 2013, 第一部分。

17 有关格萨尔扎拉（དགྲ་ལྷ། 或 སྒྲ་བླ།）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菲茨赫伯特的论文，与本译文原文收录于同一部著作

《多面格萨尔王——致敬石泰安的藏学和中亚研究》中，见 Solomon George FitzHerbert, "Gesar’s Familiars:  
Revisiting Shamanism as a Hermeneutic for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e, Motifs and History of the Tibetan Gesar 
Epic," 载 The Many Faces of King Gesar: Tibet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in Homage to Rolf A. Stein, 2022: 
9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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དགུ），然后被他占有。为净化这些武器，他进行桑（བསང）的烟熏仪轨，并唤起他的祖先

神灵，向他们提供“白色”和“红色”供品，后者包括鲜肉和鲜血。然后，他邀请六类

扎拉降入到武器当中，并将其魔法力量传授给他们 18。整个情节几乎具有民族志特征，一

方面与后面的章节似乎不一致，让人觉得奇怪，但同时又加强了苯教作为一个综合宗教

体系的特征 19。祭祀战神可能在许多寺院的日常活动中并不显眼，但它肯定是世俗社区仪

式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最近在藏东地区发现的各种列乌（ལེའུ）文集中，有大量专门用

于战神崇拜的仪式手册，而且越来越多被出版，这可能证明这种崇拜在以前的时代更受

欢迎 20。对《斯杰》的作者来说，他对辛饶与其凶猛护法之间互动的重视，似乎不可能与

这位英雄更具理性和精神性的追求相矛盾。然而，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他有时似乎

对他的叙事可能过分偏离成为一个过于世俗的战争和冒险故事的可能性而感到不安。

在《格萨尔》史诗的后面部分中，一个著名的故事是格萨尔在一场武力考验，尤其

是赛马中取得胜利，因此赢得珠牡（འབྲུག་མ）ོ，并夺取岭国王位。在《斯杰》第 8 卷中，

我们可以看到与此类似的情节，此时的辛饶前往贡布（ཀོང་པ）ོ，追寻被他的宿敌恰巴拉

仁（ཁྱབ་པ་ལག་རིང）偷走的马匹。经过一番毫无结果的战斗后，恶魔们宣布，如果他能完

成一箭射穿一连串的九面铁盾的壮举，他们就答应成为他的追随者。辛饶成功地完成这

项挑战，并带来两个重要的结果：恶魔成为他的臣民，而当地统治者的一个女儿成为他

的妻子。如果这些情节有直接的联系——这不太可能，但也不是毫无可能——那么《格

萨尔》中的版本更有可能是苯教的记载提供的，而不是相反，因为后者几乎可以肯定是

来自《普曜经》中的相关段落。在这段记载中，年轻的悉达多（Siddhārtha）为争夺耶输

陀罗（Yaśodharā）的芳心，在一系列比赛中击败对手：剑术、射箭和骑术。射箭比赛要

求他射穿一个或多个金属鼓。在这两种情况下，箭落下的地方都流出一股神圣的溪流 21。

佩尔·克瓦内在研究《斯杰》的这一特定情节时进一步探讨箭射出溪流这一主题，

他提出这一主题可能来自于密特拉教（Mithraic）的水奇迹主题 22。另一个可能的先例是奥

德修斯（Odysseus）战胜追求珀涅罗珀（Penelope）的求婚者的故事，也许是通过现已失

传的中间版本，影响了《普曜经》和《赛米》中的射箭情节（后者可能是《斯杰》中的

18 关于《斯杰》这一部分的研究和部分翻译，参见 Clemente 1994; 关于九种武器的清单，参见 Clemente 
1994: 131.

19 “当西藏的宗教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文化复合体时［……］，苯教确实可以声称是西藏的真正宗教。”参见

Snellgrove 1967: 13.
20 有关列乌文献的概述，请参阅 Ngondzin 2016.
21 参见 Foucaux 1884: 139-141.
22 参见 Kværne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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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来源）。奥德修斯射出的箭所穿障碍物也是一系列金属物体——在这里是斧头。在

这里，弓箭也是英雄赢得（在这种情况下是重新获得）妻子的前奏 23。

当两部作品以文学形式确立时，某些人物的名字和他们的角色已经固定下来，尽管

来自西藏西部的史诗口头版本保留了某些有趣的变体（这些变体将在下文中讨论）。正

如早期传记中所提到的那样，辛饶无疑是《斯杰》中的核心人物，但他在敦煌文献中最

早出现时，他只是众多仪轨权威中的一员。除了“祭司”的含义外，辛（གཤེན）也是一

个氏族的名称，这个名称的早期变体暗示着不同的含义。公元 10 世纪后形成的系统化

宗教“雍仲苯教”（གཡུང་དྲུང་བོན）的惯例中，已经确立的形式是辛饶米沃切（གཤེན་རབ་མི་བོ་

ཆ）ེ，即“伟大的重要人物，是优秀的辛”，这个头衔的前面通常有修饰词“敦巴”（སྟོན་

པ），即“导师”。然而，在许多文本以及《赛米》等经典作品的早期校订版本中，རབ

都以 རབས 的形式出现，在敦煌文献中至少出现三次（P.t.1136 中两次，P.t.1289 中一次），

རབས 的后面跟着属格助词 ཀིྱ 24。正如汉克·布莱泽尔（Henk Blezer）所言，在作为新出现

的史诗英雄个人名字之前，གཤེན་རབས་ཀྱི་མི་བོ་ཆེ 可能最初是指“辛氏族的重要人物”，一个

祭司阶层 25。此外，当辛饶作为个人出现在早期作品中时，他是作为具有不同专长的祭司

小团体中的一员出现的，可以说，他被选为苯教创始人的成功人选可能相对较晚。

根据石泰安关于《格萨尔》的专著出版后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人们普遍认为，

岭·格萨尔相关的第一个文学表达出现在《朗氏家族史灵犀宝卷》（རླངས་ཀྱི་པོ་ཏི་བསེ་རུ།）中，

这是一部旨在颂扬朗氏家族荣耀的作品，其后裔绛曲坚赞（བྱང་ཆུབ་རྒྱལ་མཚན། 1302—1364

年）在元朝灭亡之后在西藏中部崛起 26。这里的格萨尔与绛曲哲桂（བྱང་ཆུབ་འདེྲ་བཀོལ）是同

时代人，后者是一位杰出的瑜伽师，比绛曲坚赞早 12 代左右的朗氏家族成员。在去藏

东地区寻找弟子的旅途中，这位瑜伽师遇到岭王（གླིང་རྗ）ེ格萨尔，成为他的虔诚信徒。

在叙事的某一时刻，格萨尔和他所有的随行人员都向绛曲哲郭进行供奉，正如菲茨赫伯

特（Solomon George FitzHerbert）所指出的那样，从所列举的施主姓名中可以看出，“格

萨尔传说的主要轮廓在（《朗氏家族史灵犀宝卷》）创作时就已经形成”27。这里值得注意

的一点是，尽管名单中至少有一个人物在藏东地区的史诗版本中没有出现，但他在拉达

克版本中为人所知，这导致这样的结论：“我们不能将任何地区的格萨尔叙事版本视为

23 关于这种可能的相似性的进一步讨论，参见 Ramble 2019: 1235.
24 参见 Imaeda et al. 2007.
25 参见 Blezer 2008: 424.
26 参见 Stein 1962.
27 参见 FitzHerbert 200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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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的，因为所有版本都保留似乎已被其他版本所遗失的旧特征。”28

有趣的是，《斯杰》似乎也包含藏东地区版本中所没有的“西部”格萨尔的痕迹。

不过，在研究这些内容之前，值得考虑的是拉达克流行的《格萨尔》的某些特征，表明

其与《斯杰》的主题和情节的相似性。其中之一就是格萨尔与顿珠（དོན་གྲུབ）这个名字

的联系。作为鸟类下凡之前，格萨尔和辛饶都是作为三兄弟之一居住在天界。在格萨尔

的例子中，兄弟俩的名字分别是顿月（དོན་ཡོད）和顿丹（དོན་ལྡན），而他本人则是顿珠。

虽然《斯杰》中没有提到岭·格萨尔（གླིང་གེ་སར），但冲·格萨尔（ཕྲོམ་གེ་སར）确实出现过

几次。第一次出现时是顺便提及，是一种与冲格萨尔有关的装饰品。其次是在第 3 章，

格萨尔作为赞同辛饶传播的教义的一长串土地和人物的名单中的一员出现；最后，格萨

尔在第 37 章中多次出现，是恰巴拉仁和贡杰噶布（ཀོང་རྗེ་ཀར་པ）ོ在反对辛饶的战争中组

成的几个联盟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在这些场景中，格萨尔这个名字似乎是指一个地区

或一个王朝，而不是指一个特定的个人，尽管某些情况下这是模糊的。例如，在第 3 章

中，这个名字在“冲·格萨尔的人们”（ཕྲོམ་གེ་སར་གྱི་མི་རྣམས）这句话中出现两次。在第 37

章中，我们发现他出现在恶魔的三个盟友中：“大食财宝之王、冲·格萨尔战争之王、

妓女之女王，汉女……”（ཏ་ཟིག་ནོར་གྱི་རྒྱལ་པོ།  ཕྲོམ་གེ་སར་དམག་གི་རྒྱལ་པོ།  རྒྱ་མོ་སྨད་ཚོང་གི་རྒྱལ་མ）ོ。格

萨尔是一个地名而不是一个人名的观念在《斯杰》中得到支持，这个名字在《斯杰》中

只出现一次，即“北方格萨尔冲之地”（བྱང་ཕྱོགས་གེ་སར་ཕྲོམ་གྱི་ཡུལ）。关于这个名字可能表示

一个王室的说法，出现在《斯杰》中的许多地方，例如：“我是格萨尔冲的国王，珠古、

冲、霍尔六个王国（གླིང）都在格萨尔王的统治之下”29。格萨尔可能不是一个特定的人，

而是一个王朝的头衔或地理名称，这一点在第 39 章的某一点上更为明确，在这一章中，

一位格萨尔国王以个人名字命名：“名为喀拉古尔尤（ཁ་ལ་གུར་ཡུག）的格萨尔国王带着两

百万士兵前往玛追措岭（མ་གྲོས་མཚོ་གླིང）”30。

虽然在《斯杰》中并没有出现岭·格萨尔，而且格萨尔作为一个地区或一个王室传

承在主要事件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但有个很有趣的段落中，史诗中的格萨尔与辛饶有

交集。为了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在拉达克版《格萨尔》中，格萨尔降

生到人间之前名叫“顿珠”。在《斯杰》第 37 章中，当敌军潜入大食时，指挥联军的将

28 参见 FitzHerbert 2008: 69 对石泰安的总结；对《朗氏家族史灵犀宝卷》中有关格萨尔随从人员的讨论以及

更多参考资料，见 FitzHerbert 2008: 69，及脚注 179.
29 གེ་སར་ཕྲོམ་གྱི་རྒྱལ་པོ་ཡིན། གེ་སར་རྒྱལ་པོའི་མངའ་འོག་ཏུ། དྲུག་ཕྲོམ་ཧོར་གྱི་ཞིང་དྲུག་ཡོད། 见《斯杰》，第 21 卷，1999: 367-368.
30 གེ་སར་གྱི་རྒྱལ་པོ་ཁ་ལ་གུར་ཡུག་ཞེས་བྱ་བས། དམག་མི་འབུམ་ཕྲག་ཉི་ཤུ་དང་བཅས་ནས། མ་གྲོ་མཚོ་གླིང་དུ་གཤེགས། 见《斯杰》，第 21 卷，1999: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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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对格萨尔说：

老师啊，我们这些军队的将领来自珠（དྲུག）、冲（ཕྲོམ），以及珠古（དྲུ་གུ）

的土地，在世界的北部；我的部族是格萨尔部族，我的名字是顿珠贝（དོན་གྲུབ་

དཔལ）将军。31

顿珠这个名字与格萨尔的明确对应，以及英雄化身为鸟降生人间的主题，表明这两部

史诗之间的亲缘关系，而如果我们只考虑藏东地区的史诗版本，这种亲缘关系并不明显。

四、作品中的反派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两部史诗中的反派人物：《斯杰》中的恰巴拉仁（ཁྱབ་པ་ལག་རིང /

རིངས）和《格萨尔》中的晁通（ཁྲོ་ཐུང）。“恰巴拉仁”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无处不在

的长手”，可能是一个有着不同来源的合成词。根据古绒·格桑罗布的说法，“拉仁”在

《普曜经》中作为一个摩罗（བདུད）的名字出现，与梵文 Dīrghabāhu 相对应 32，因此可以

合理地推断，与其他一些名字一样，“拉仁”也是从这部著作中挪用过来的 33。在《斯杰》

中，至少还有两个人物的名字中也出现了“拉仁”这一称谓：第 26 章的主要人物之一，

古韦尔（གུ་ཝེར）的国王“邓巴拉仁”（གཏུམ་པ་ལག་རིང），以及第 33 章中名为“多拉拉仁”

（གཏོད་ལ་ལག་རིང）的土地神（ས་བདག）。最后，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拉达克版史诗中，“长

手手”（ལག་ལག་རིངས）［原文如此］是格萨尔将领 18 个阿古（Agus）中第 12 个的名字；他

有一只手而不是一个头 34。

在一些作品中，“恰巴”一词指的是一类土地神。在一部重要的宇宙论著作中，这

些土地神出现在创世之初，它们从一个名为“无处不在的大地之精”（སའི་སྙིང་པོ་ཀུན་ཁྱབ）

的神灵心中涌现出来。他们被统称为“九大地球守护者”（སའི་ཁྱབ་དགུ）。其中一位甚至被

命名为“秘密大手守护者”（གསང་བ་ལག་ཆེན་ཁྱབ་པ），不过这个名字不太可能是“恰巴拉仁”

31 སྟོན་པ་ལགས། བདག་ཅག་དམག་གི་དད（དེད）དཔོན་རྣམས། འཛམ་གླིང་ཉི་མ་བྱང་ཕྱོགས་ཀྱི། དྲུག་ཕྲོམ་དྲུ་གུའི་ཡུལ་ནས་ཡིན། རིགས་ནི་གེ་སར་རྒྱལ་པོའི་རིགས། 

མིང་ནི་དམག་དཔོན་དོན་གྲུབ་དཔལ། 见《斯杰》，第 21 卷，1999: 145.
32 参见 Gurung 2011: 83，脚注 118.
33 例如，“恰巴”的父亲“嘉拉托杰”（རྒྱ་ལག་ཐོད་རྗ）ེ的名字可能部分源自“百臂”（ལག་བརྒྱ་བ）的名字，而“百

臂”也出现在《普曜经》（作为 Śatabāhu）中；参见 Gurung 2011: 88，脚注 124.
34 参见 Francke 1905: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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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感来源 35。

虽然《衮本查沃》（ཀུན་འབུམ་ཁྲ་བ）ོ晚于首次出现“恰巴拉仁”的《集经》，但“恰巴”

很可能已经作为一类土地神存在，因为他们出现在《土地神本》（ས་བདག་འབུམ།）等早期作

品中。就像辛饶从一群祭司的集体名称被随意选择为一位神圣导师和苯教创始人的个人

名称一样，“恰巴”最初也可能是一类相当模糊的神的名称，后来被选为史诗中的主要

对手。

然而，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名字本身，而是它们出现的语境的相似性。一部鲜为人知

的苯教作品讲述对“魔”（བདུད）类首领，保护神“人魔强巴查果”（མི་བདུད་བྱམས་པ་ཁྲག་མག）ོ

的崇拜，其中有一个有趣的情节，讲的是来自霍尔国（ཧོར）名叫“桑巴拉仁”（བསམ་པ་

ལག་རིང）的恶魔从“魔”类辛饶氏族成员那里偷走几匹马：

在名为“扎玛珠久”（གྲ་མ་གྲུ་བཅུ）的辛的土地，在名为“德贝桑仁”（འདེགས་

པའི་གསང་རིང）的辛的城堡里，住着一对夫妇，名叫“杜辛姜巴”（བདུད་གཤེན་

འབྱམས་པ）和曲萨廷仁（ཆུ་ཟ་མཐིང་རིང），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杜苯卡达斋

尤”（བདུད་བོན་ཁ་སྟ་འགྲེ་ཡུག）。与此同时，在名为“昂贝岭希”（རྔམ་པའི་གླིང་བཞ）ི的

霍尔之地，一个叫“杜”（བདུད）的男人和一个叫“当”（སྡང）的女人生了一个

儿子，名叫“霍尔尊木桑巴拉仁”（ཧོར་འཛུམ་མུལ་བསམ་པ་ལག་རིང），他开始向“杜

苯”（བདུད་བོན）的人发起挑战，并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杜”的黑马。36

正如广为人知的版本中一样，受伤的一方会追踪小偷并与其对峙。但在这里却是，

盗马贼不仅被击败并成为英雄的随从，而且还被杀死并肢解 37。

35 有关神灵的名单和相关段落的译文，参见 Ramble 2013: 214-215.
36 གཤེན་ཡུལ་གྲ་མ་གྲུ་བཅུ་ནས། གཤེན་མཁར་འདེགས་པའི་གསང་རིང་ནས། ཕ་མི་བདུད་གཤེན་འབྱམས་པ་ལ། མ་ནི་ཆུ་ཟ་མཐིང་རིང་མ། བུ་བདུད་བོན་ཁ་སྟ་འགྲེ་

ཡུག། ཧོར་ཡུལ་རྔམ་པའི་གླིང་བཞི་ནི། ཕ་ནི་བདུད་ལ་མ་ནི་སྡང་། དེ་གཉིས་མཚོས་ཤིང་བཤོས་པའི་བུ། ཧོར་འཛུམ་མུལ་བསམ་པ་ལག་རིང་པོ། བདུད་བོན་སྐུ་ལ་དོ་རུ་

བསྡོ། བདུད་རྟ་ནག་པོ་གུང་རྒྱུན་འཕྲོག།（བཀའ་ཡི་གཏེར་བསྲུངས་དམ་ཅན་ཡུམ་སྲས་ལྔའི་བསྒྲུབས་པ་བདུས་ཕྱོགས་བཞུགས་སོ།། 叶 5v-6r）王玥玮提请

我注意这部作品，我非常感谢她，她正在对这部作品进行仔细研究和部分翻译，这是她在巴黎高等研究实

践学院（EPHE）进行的博士研究的一部分。

37 《鲁本》（ཀླུ་འབུམ）中也有一个与辛饶的马被“恰巴”偷窃明显相关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名叫辛

沃德米琼（གཤེན་འོད་དེ་མི་ཆུང）的人有一匹特别好的马，但被“黑魔衮布”（བདུད་ནག་པོ་རྒུན་བུ）偷走，他把马带

到“黑魔之地九谷”（བདུད་ལུང་ནག་པོ་རྒུ་ལུང），后来又从那里取回马（གཙང་མ་ཀླུ་འབུམ་ནག་པོ། 1999: 197-201）。鉴于

《鲁本》的相对古老（可能是 10 世纪），这个故事的版本甚至可能早于《赛米》中的版本。我非常感谢泽

仁巴珍（Bazhen Zeren）告诉我这部作品中的这个故事，她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博士研究课题就是

《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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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恰巴拉仁”并未出现在藏东地区的史诗版本中。有趣的是——根据上

文提到的其他对应关系——他确实出现在拉达克版本中。在拉达克版本中，他是一个充

满敌意的恶魔，格萨尔在 16 岁时杀死了他。“恰巴”一直在他的坟墓里咆哮，而格萨尔

则念诵神圣的咒语，将他困在墓里 38。

在拉达克，除了“恰巴”扮演的暴力客串角色外，格萨尔的叔叔“晁通”在东部版

本中扮演的对抗角色分配给构成格萨尔的 18 个结义兄弟中的两个，即“晁莫”（ཁྲོ་མ）ོ和

“赤果赤通”（ཁྲའི་མགོ་ཁྲའི་ཐུང）。虽然大部分反面行动是由后者干的，但在格萨尔童年时试

图杀死他的则是“晁莫”39。弗兰克认为“赤果赤通”的意思是“猎鹰头，短猎鹰”40，但也

注意到名字的第二部分有多种形式，如“楚通”（ཁྲུ་ཐུང）41。

藏东地区史诗版本中“晁通”的角色与拉达克和巴尔蒂版本中的有些不同，因为他

的存在更加持久。在这里，他与许多文学作品中的反派人物一样，是故事中最复杂的人

物——残忍、滑稽、奸诈，但正如角巴东主在本书第 14 篇论文中指出的那样 42，他也是

为扩大岭国领土而进行军事行动的先锋。他在史诗中的持久存在，以及他与格萨尔互动

的不一致性，使他成为故事中戏剧性行为的重要推手，就像“恰巴拉仁”既是一个亲密

的人，又是一名对手，他的诡计和攻击为辛饶传播苯教的任务中一些最重要的情节提供

刺激。“晁通”的名字没有明显的含义，我们可能会怀疑它是否来自其他作品中相应人

物的名字；例如，它可能是上面提到的两个人物名字的混合体，在拉达克版本中他与这

两个人物相对应：“晁［莫］”和“［赤］通”。另一个值得考虑的可能性是，它源于《斯

杰》中关于“恰巴拉仁”的一段话。当“恰巴”第一次出现在故事中时（第 37 章），他

被描述为“非常凶恶和狂野，脾气暴躁和易怒”（རབ་ཏུ་ཁྲོ་གཏུམ་རྒོད་པ། སྤྲོ་ཐུང་ལ་ཚིགས་པ་ཟ་བ）。

“晁通”这个名字会不会是用来形容“恰巴”的两个称谓——ཁྲོ་［གཏུམ］（凶恶）和［སྤྲོ་］ 

ཐུང（脾气暴躁）——的混合体？“晁通”这个名字出现在《朗氏家族史灵犀宝卷》中，

因此如果《斯杰》确实是这个名字的来源，那么它很可能首先被该作品采用；然而，由

于这两部作品的确切创作时间不详，这个问题必须保持开放。有趣的是，在《赛米》

中，相应的描述并没有用在“恰巴”身上，而是用在他为辛饶的女儿辛萨乃琼（གཤེན་

38 参见 Francke 1905: 329.
39 参见 Francke 1905: 331.
40 参见 Francke 1905: 24.
41 参见 Francke 1905: 330.
42 该篇论文与本译文原文收录于同一部著作《多面格萨尔王——致敬石泰安的藏学和中亚研究》中，见

Chopa Dondrup, "Alexandra David-Néel and The Superhuman Life of Gesar of Ling," 载 The Many Faces of King 
Gesar: Tibet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in Homage to Rolf A. Stein, 2022: 25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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བཟའ་ནེའུ་ཆུང）所生的两个恶魔孩子“达布通”（སྟག་བུ་ཐུང）和“斯布通”（གཟིག་བུ་ཐུང）身上。

这两个孩子被描述为“像老虎一样愤怒，像豹子一样凶猛，脾气暴躁，性格极其恶劣”

（སྟག་བཞིན་ཁྲོ་ལ་གཟིག་བཞིན་རྔམ།   སྤྲོ་ཐུང་མཚན་མ་ཤིན་ཏུ་ངན）43。

最后，我们可能注意到《年本》（གཉན་འབུམ）中出现的一个名叫“卓通”（སྤྲོ་ཐུང）的人

物，这是构成被称作“四本”（འབུམ་བཞ）ི的苯教四重奏的四部作品之一。在这里，他是

一个完全仁慈的人物，被描述为“董之子”（ལྡོང་སྲས），在一场冲突中，他邀请辛饶米沃

前来调解 44。

五、《斯杰》的作者：一名神启说唱艺人？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罗丹宁布（བློ་ལྡན་སྙིང་པ）ོ生于 1360 年，但他的卒年仍不确定。根

据大卫·斯内尔格罗夫（David Snellgrove）的说法，他死于 25 岁，这个数字“来自我

在伦敦的苯教助手的口述资料”，即桑杰丹增（སངས་རྒྱས་བསྟན་འཛིན）［后来称作隆多·丹

贝尼玛（ལུང་རྟོགས་བསྟན་པའི་ཉི་མ）］、丹增南达（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དག）和桑丹·噶尔梅。除了我

们将在下文讨论的丹增南达的最新作品外，还没有关于罗丹宁布的传记。这可能是因为

这样一部作品（如果有的话）已经失传，也可能是因为罗丹宁布去世得早，而且他不太

可能拥有大批追随者，所以本来就没有传记。除《斯杰》外，其他归功于他的作品已

在《苯教大藏经》（བོན་པོ་བཀའ་རྟེན།，第 271 卷）的单行本中出版。这部作品集共有 1354

叶面，包括 60 篇作品，其中一些实际上并非他所写，而是根据他的口述教法整理而成。

幸运的是，其中一些作品的副标题包含简短的传记小故事，从中至少可以重新勾勒出他

的生平轮廓。例如，在一篇短文的末尾，他描述“龙年秋季三月十五日，我在朗给金雪

（གླང་གི་གྱིམ་ཤོད）［位于琼布（ཁྱུང་པ）ོ］逗留时”做的一个梦 45。所说的龙年更有可能是 1388

年，而不是 1376 年，这意味着当时他应该是 29 岁。虽然这比大卫·斯内尔格罗夫初步

推测的他的逝世时间晚了 4 年，但这是他的作品集中提到的最晚的一个年份，因此他很

可能在那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虽然这本作品集值得进一步研究，但粗略阅读其中的一些

内容，我们很难将其中一些内容的作者与《斯杰》这样庞杂的作品的创作者相提并论，

《斯杰》是雍仲苯教的支柱。大部分作品都讲述他前往圣地的奇幻之旅，在那里他见到

43 མདོ་གཟེར་མིག 1991: 453-454.
44 参见 Berounsky 2003.
45 བློ་ལྡན་སྙིང་པོ།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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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和神灵，并与他们进行问答（ཞུ་ལན）。他早熟的能力和对远方旅行的渴望在很小的

时候就显现出来：

当我到 5 岁的时候，我学会字母和算术；到了 7 岁、8 岁和 9 岁时，我学

会如何阅读和背诵；重要人物（དབང་ཆེན）非常惊讶地说我不需要学习就自发地

知道这些东西。46

他清楚地记得他的前世和他到过的地方，首先是他附近的地方，然后是更远的藏东

地区，接着是“卫藏（དབུས་གཙང）那边，以及冲·格萨尔出生的地方和更远的地方——

我清楚地记得这些地方，没有任何模糊之处……”47。似乎没有任何地方表明与《格萨尔》

史诗有直接联系；不过有两点值得一提，可能是巧合，但如果进一步调查能够找出其他

线索，可作为罗丹宁布希望与《格萨尔》人物建立联系的间接证据的一部分。首先，我

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罗丹宁布的母亲是董氏族（ལྡོང）人，也就是格萨尔本人的部族。第

二个可能的提示出现在“沃丹巴尔玛”（འོད་ལྡན་འབར་མ）在幻象中对他前世的描述中。在

经历大食、象雄、乌仗那（Oḍḍiyāna）和印度等地的一系列生活后，“我作为一个身份不

明的瑜伽士，名叫岭杰热巴（གླིང་རྗེ་རས་པ），出生在雪域”48。表面上看，这是指“岭热巴

班玛多杰”（གླིང་རས་པ་པད་མ་རྡོ་རྗེ།，1128—1188 年），他是竹巴噶举派（འབྲུག་པ་དཀར་རྒྱུད）的

创始人之一。他选择一位佛教人物作为他在西藏的第一位入室弟子，并不让人感到意

外，因为罗丹宁布被认为是苯教新派（བོན་གསར་མ）运动的创始人，而苯教新派运动与宁

玛派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然而，鉴于他的显赫地位，班玛多杰绝非“身份不明”之

人，这表明要么 མ་ངེས 应理解为不同的含义 49，要么罗丹宁布暗指的是其他人物，可能

是虚构的。虽然“岭杰”是他个人名字前的一种称呼，但班玛多杰更常被称为“岭钦”

（གླིང་ཆེན）或简称“岭”（གླིང），这是他的族名“岭麦”（གླིང་སྨད）的缩写形式。虽然我们承

认这一说法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我们不禁要问，罗丹宁布选择这一人物是否主要由

46 ལོ་ལྔ་ལོན་ནས་ཡིག་རྩིས་བསླབ། བདུན་བརྒྱད་དགུ་ནས་ཀློག་འདོན་ཤེས། དབང་ཆེན་ངོ་མཚར་རྒྱས་པ་ལ། མ་བསླབས་རང་རྡོལ་ཤེས་ཟེར་བྱུང་།（བློ་ལྡན་སྙིང་པོ། 
82）.

47 དབུས་གཙང་རུ་བཞི་མན་ཆད་དང་། ཕྲོམ་གེ་སར་སྐྱེས་ཡུལ་ཕྱིན་ཆད་ཀྱི། ས་གནས་ཡུལ་གྱི་ཆགས་ཚུལ་དེ། སྐད་ཅིག་མ་སྒྲིབ་ཝལ་གྱི་ [གྱིས] ཐྲན [དྲན།]（བློ་ལྡན་

སྙིང་པོ། 83）.
48 དེ་ནས་ཁ་བ་ཅན་ལྗོང་དུ། མ་ངེས་རྣལ་འབྱོར་ཅིག་དུ་སྟེ། གླིང་རྗེ་རས་པ་བྱ་བར་སྐྱེས། （བློ་ལྡན་སྙིང་པོ། 1234）. 关于岭热巴对竹巴噶举派的重

要性，参见 Martin 1979.
49 例如，这可能暗示他是一位在戒律方面状态“不确定”（即存疑的）的瑜伽士，暗指他放弃了僧侣的誓言。

我感谢马修·卡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的这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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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杰”（岭王）这个头衔决定的，而这个头衔首先是与格萨尔有关。

如果说《斯杰》在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与罗丹宁布的《全集》所包含的作品完全不

同，那么重要的是要记住，从正统苯教和文学史家的角度来看，它并不是一部原创作

品。一方面，正如噶尔梅所指出的，作品中包含大量的叙事材料，这些材料可能在罗丹

宁布生前就以口头形式存在；另一方面，苯教徒认为他不是作品的作者，而是作品的传

播者。虽然文集的跋记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关于他传播《斯杰》的情况，但苯教学者和

导师丹增南达编撰的简短传记则对罗丹宁布生平的某些方面作了更全面、有时甚至是

引人入胜的描述。丹增南达引用对罗丹宁布的祈祷文和他从琼布的一位名叫“尊珠仁波

切”（བརྩོན་གྲུས་རིན་པོ་ཆ）ེ的人那里听到的描述作为资料来源，但不清楚后者是在转述纯粹

的口头传说，还是在转述已经遗失或毁坏的书面作品的内容。

根据这一说法，罗丹宁布的母亲名叫仁钦措（རིན་ཆེན་མཚ）ོ，是囊谦（ནང་ཆེན）地方董

氏族成员。在贡布朝圣时，她遇到一个名叫慈城森格（ཚུལ་ཁྲིམས་སེང་ག）ེ的人，两人有过

一段短暂的恋情，之后便分道扬镳。在发现自己怀孕后，由于不愿面对家人，她绕道琼

布回家，并在一个山洞里生下儿子。她以替人牧羊为生，她的儿子名叫南喀仁钦（ནམ་

མཁའ་རིན་ཆེན），跟着她放牧。这个男孩异常聪明，正如我们从他自己的叙述中看到的那

样，他很小就学会阅读。当他长大到可以独自照看牲畜时，他有时会把牲畜带到干旱地

区，那里几乎没有可供牲畜觅食的食物，他就坐在他的羊群中间沉思。这种明显的怠慢

被一名路过的村民注意到了，向男孩的母亲抱怨。但村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牲畜似

乎比平时吃得更好，产奶也更多。先不谈他早熟能力的其他轶事，我只想谈谈与《斯

杰》的创作过程特别相关的几个段落。对罗丹宁布来说，写作并不是一项经过精心策

划、头脑冷静的活动，而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强迫症状，因为他一只脚已经踏入了超自然

的世界：

他与持明（vidyādharas）的交谈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谈一样；他在去往各

地的途中会突然坐下来写作，而人们不得不在他身上搭一个帐篷，在他下面放

一个坐垫。有时，他坐到一半就会起身离开，人们不得不把他放在马背上。他

似乎对自己的去留别无选择。50

50 རིག་འཛིན་སེམས་དཔའ་ཐམས་ཅད་ལ་མི་དང་མི་འཕྲད་པ་བཞི་གཏམ། གཤེགས་བདོ་རུ་བཞུགས་ནས་ཕྱག་བྲིས་མཛད་པ་དང་། དབུ་ལ་གུར་དང་ཞབས་ལ་གདན་

བཤམས་པ་སོགས་དགོས་པ་དང་། ཡང་སྐབས་འགར་བཞུགས་བཞིན་པའི་འཕྲོར་གཤེགས་ནས་ཤུལ་དུ་ཆིབས་ལ་བསྐྱོན་དགོས་པ་སོགས་སྤྲུལ་པའི་སྐུ་རང་ཉིད་ནས་

ཀྱང་ཐུགས་འདོད་ཀྱི་གཤེགས་བཞུགས་འདམ་ང་མེད་པ་ལྟ་བུ་ཞིག་ལགས། 见 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དག 2005: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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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没有传统写作材料的情况下，显然也必须满足写作的需要：

起初，他会在纸上写字，但这［有时］被证明是不够的。有一次，在一条

流经山谷的河的南边，有一座浅色的小山，名叫萨伊然巴玉泽（གསའ་ཡི་རག་པ་

གཡུ་རྩ）ེ，山的侧面是石板。在少数随从的陪同下，走捷径去那里，继续在平坦

的石板面上挥毫泼墨。51

不过，就本章而言，以下这段话尤其能揭示他创作《斯杰》的过程：

有一次，他中断口述，翻阅自己写的东西，发现在某处，当地的神灵介入

他关于佛陀话语的叙述，让他写下关于军队和战斗、刀剑和武器的叙述。他删

去这些非善意的文字，控制住神灵然巴玉泽（རག་པ་གཡུ་རྩ）ེ，从刚才中断的穆杂

杰麦（དམུ་རྩ་གྱེར་མེད）的话那里继续写。52

他在写作时，简直就像着了魔一样。严格来说，他并不是作品的作者，而是神灵通

过他传达信息的代笔人，因此他在创作过程中的角色与受神灵启示的说唱艺人“神授”

（འབབ་སྒྲུང）或“降神”（ལྷ་འབབ）大致相同，“降神”是一种精神媒介，其身体是一个或多

个神灵的通道。不过，他在编辑所传播的文本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附身显

灵的神灵具有独特的性格，他们的灵媒用恰当的声音和手势来表达这些性格。有些灵媒

能够在通灵前预测到他们将接待哪位神灵，方法是照照镜子，镜子就像一个等候室，他

们可以在里面看到神灵的客人，但通灵结束后，他们通常就不记得是谁附身在他们身

上，也不记得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当罗丹宁布读完自己所写的东西时，他才意识到自

己并不是穆杂杰麦的传话人，而是这里的战争天才然巴玉泽的传话人。我们只能猜测他

删掉的“不善之词”中关于“军队和战斗、刀剑和武器”的内容，但我们完全可以想

51 དང་པོ་ཤོག་གུའི་ཐོག་ཏུ་བྲིས་པ་དེས་ཀྱང་མ་འདེངས་ནས།  སྐབས་ཤིག་ཏུ་ལུང་པ་དེའི་གཞུང་ཆུ་དེའི་ཕར་ཀའི་ལྷོ་ཕོྱགས་སུ་གསའ་ཡི་རག་པ་གཡུ་རྩེ་ཟེར་བའི་བྲག་རི་

དཀར་པོའི་ལྡེབ་ཏུ་གཡའ་མ་ཡོད་པའི་སར་སྐུ་འཁོར་ཉུང་ཤས་ཤིག་བཞུད་དེ་གཡའ་ལེབ་ཐོག་ཏུ་ཡང་ཕྱག་བྲིས་རྒྱ་ཆེར་མཛད། 见 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དག 2005: 
119.

52 སྐབས་ཤིག་སྙན་བརྒྱུད་ཀྱི་བར་མཚམས་ཡོད་པའི་གསེང་ནས་ཁོང་གི་ཕྱག་བྲིས་སྔ་མ་རྣམས་ནས་མར་བཀླགས་པས་བདེ་བར་གཤེགས་པའི་གསུང་དུ་སྣང་བའི་མདོ་

ལ་བར་མཚམས་ཤིག་ནས་ཡུལ་དེའི་གཞི་བདག་གིས་དམག་དང་གཡུལ་གྱི་བཅའ་བཀོད།  གྲི་མཚོན་གྱི་བཅའ་ཚུལ་སོགས་མི་དགེ་བ་དང་ལུང་མ་བསྟན་པའི་ཡིག་

ཚོགས་ཤ་སྟག་སུ་བྱུང་བ་ཀུན་གཤེགས་བསྐྱོད་མཛད།  དེ་ནས་ཡུལ་དེའི་གཞི་བདག་ལ་བཀའ་བགོ་ཡང་མཛད།  དེ་རྗེས་སྐྱར་དུ་གསོལ་བ་བཏབ་པས་གོང་གི་འཕྲོ་ནས་

མར་རིག་འཛིན་ཆེན་པོས་མཛད་མདོ་རྒྱས་པ་མཇུག་རྫོགས་དང་མ་རྫོགས་ཇི་སྙེད་འདོད་པའི་པོད་བཅུ་གཉིས་སུ་བཞུགས་པ་འདི་གསུངས། 见 བསྟན་འཛིན་རྣམ་

དག 2005: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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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些内容可能与《格萨尔》史诗中的某些段落十分相似，或许与某些流传下来的情

节的精神十分相似，例如“战神”赐予辛饶的武器和对朵布多德的军事攻击。

六、结论

我们可以简要总结一下上文提出的比较要点。从一般的主题和结构来看，《斯杰》

和《格萨尔》史诗都是关于建立帝国的故事。英雄们有时单独行动，有时在军队的陪同

下，从一个地理上有限定的地点出发，开始一系列对外征服，然后将这些土地并入他们

不断扩张的王国。在《格萨尔》中，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征服都发生在这个世界

上，而在《斯杰》中，征服发生在非人类的领土上，而且通常（但不总是）是通过和平

手段进行的。叙事形式为宏大的流浪汉小说，几乎所有的行动都以各自主人公的活动为

中心，按照他们的成长年龄来安排事件的发生顺序。有一些共同的主题可能是一个借鉴

另一个，但更有可能来自更古老的出处，其中包括：英雄化身为鸟从天而降、赐予魔法

武器的情节、与保护自己的战神建立联系，以及武艺高强的壮举，这些壮举导致英雄的

成功。在这两本书中出现的某些名字和其他名字之间的联系——如顿珠和格萨尔——可

能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鉴于没有任何书面资料可以明确显示《斯杰》和《格萨尔》史诗是如何具有本文所

概述的共同要素的，因此在现阶段，继续记录这些共同特征似乎是更明智的做法，直到

更清晰的联系和模式变得可辨别，而不是开辟误导性的线索，或通过夸大其词来削弱它

们之间某种亲缘关系的论证。尽管需要谨慎从事，我们还是可以考虑已故的尼克·艾伦

（Nick Allen）所提出的一种对明显不同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这篇文章是艾

伦更广泛的印欧神话比较项目的一部分，参考《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和《奥义

书》（Upaniṣads），探讨《奥德赛》与帕坦伽利（Patañjali）的《瑜伽经》（Yogasūtras）之

间的关系。通过仔细比较希腊文和梵文文本中相应段落的措辞，艾伦得出一个看似不可

能但最终令人信服的结论，即它们都是同一印欧语系原初叙事（proto-narrative）的远古

后裔，并提出两种最合理的作品谱系。

一种可能性是，原初叙事更像希腊语而不是梵语——本质上是一个冒险故

事、水手的故事……在东方，这个故事被卷入后来被编纂为达生那（darśanas）

的各种哲学宗教运动的氛围中，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瑜伽方面的内容。简而言

之，原初叙事被说梵语的人或他们的祖先精神化了……。［那］第二种假设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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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于缺乏主流宗教机构的充分支持，导致希腊史诗的叙事传统趋向于更加

尘世化和世俗化。简而言之，原初叙事被去精神化了。53

要理解《斯杰》和《格萨尔》史诗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需要像艾伦为《奥德赛》

和《瑜伽经》提出的那样雄心勃勃的设想。这两部藏族史诗肯定不是一个原型的两个不

同分支的终点，而且无论它们形式或内容有什么共同之处，都很可能是从不同的口头或

文学来源继承下来的，其中包含相同的主题和图案的变体。但艾伦的论点有助于理解曾

经非常相似的叙事是如何因宗教环境的迫切需要而出现分歧的。简要概述了格萨尔和辛

饶的一些共同特征后，佩尔·克瓦内就史诗中佛教内容的偶然性提出类似的观点：

也许有人会说，格萨尔所信奉的宗教是佛教（事实上，据说他是菩萨的化身），但

同样也可以说，这可能是藏族尚武理想原型的后期转变。54

这种原型的证据也许在藏东地区以外的史诗版本中更为明显。正如伊斯特尔·扎兰

德（Estelle Dryland）在本书第 7 篇中所说 55，巴尔蒂斯坦版本的《格萨尔》史诗与“布里

亚特（蒙古）版本的《格萨尔》类似，一般都没有佛教典故”。居米旁·朗杰嘉措（འཇུ་

མི་ཕམ་རྣམ་རྒྱལ་རྒྱ་མཚོ）将史诗中的英雄变成一位保护神 56，从而产生一部比大部分《斯杰》更

关注宗教问题的作品，甚至可以说 19 世纪旺钦尼玛（དབང་ཆེན་ཉི་མ）的苯教版《格萨尔》

也是如此 57。

几位学者不仅指出《斯杰》的普遍性的史诗特征，还指出该作品与格萨尔史诗之间

的许多相似之处。虽然大多数学者都以比较笼统的方式指出这些相似之处，但本文试图

从结构和内容方面提出具体的相似之处来将这些观点向前推进一步，同时始终牢记相似

之处可能是由直接甚至间接传承以外的因素造成的。由于书面资料的缺乏，以及一些现

53 参见 Allen 2019:78.
54 参见 Kværne 2007: 93.
55 指译文所在原书收录的第 7 篇伊斯特尔·扎兰德的论文，Estelle Dryland, "Can Culture Transcend Religion? 

The Muslim Bards of Baltistan," 载 The Many Faces of King Gesar: Tibet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in Homage 
to Rolf A. Stein, 2022: 135-145.

56 参见译文所在原书收录的第 11 篇格雷戈里·福格斯的论文，Gregory Forgues, "Who Is Gesar? A Textual 
and Genea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Transmission of Gesar Rituals and Practices," 载 The Many Faces of King 
Gesar: Tibet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in Homage to Rolf A. Stein, 2022: 199-215.

57 参见 Blondeau and Chaye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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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如《朗氏家族史灵犀宝卷》和《斯杰》本身）年代顺序的不确定性，澄清这些

联系的性质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尤其困难的是，格萨尔史诗主要是一种口述传统，其

文学痕迹之间存在巨大的时空鸿沟。此外，虽然《斯杰》是一部书面作品，有可识别的

文本前身，但它显然吸收了大量的口头材料，作者（或编纂者）一直在努力调整这些材

料，以适应其创作表面上的圣徒传记目的。尽管如此，我认为对这两部伟大作品进行进

一步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史诗在藏地形成过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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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nior officials of Xikang Province and gradually became another core force in charge of Kangding's 
urban management. Behind the "dual-cor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olice Bureau and the Garrison 
Command lies not only the positive attitude of the Xik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responding to the 
call of the times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ity, but also the adaptation made 
by senior officials of the Xik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such as Liu Wenhui 刘文辉 to maintain their rule 
amid changing political situations.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bet

Yin Haiy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f Tibet)

Modernization featur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Tibet. Driven by external 
stimuli, Tibe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howed a unique dual characteristic of productivity, 
which was both "backward" and "modern". It is precisely under the repeated interplay of these two 
different forces — backwardness and advancement, external impetus and internal dynamics — that 
Tibetan society has gradually forme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moving towards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fte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Tibet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changes in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which revealed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path toward modernization with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we must more firmly 
uphol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here to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uphold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unswervingly follow the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that respects 
differences and narrows gaps i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ibet’s Other Epic: A Tentative Investigation of Common Features in the 
Gesar Cycle and the Bonpo Gzi brjid

Charles Rambl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Chakdor Gyal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 CASS)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Epic of Gesar with the 12-volume biographical text Gzi brjid, which documents 
the life of Shenrap Miwo (Gshen rab mi bo), from four dimensions: structure, theme, charact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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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ship. It aims to outline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Gesar epic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ison of their common features, which is a key topic in "Gesarology". Given the epic's vast narrative 
space, lofty thematic concerns, and rich narrative techniques, it demands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levels. This article can be regarded as a new response to and reflection on this 
topic.


